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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近两三个月以来，自媒体上最火热的话题之一莫过

于ChatGPT。在微信输入ChatGPT进行检索，“10万+”

的爆款文章比比皆是。从“科普”ChatGPT到ChatGPT

的详细使用教程，再到“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的终

极之问，ChatGPT的相关话题一直牢牢紧抓着网民的眼

球，而由ChatGPT引发的职业危机，更是牵动着无数打

工人紧绷的神经。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

ChatGPT所取代？

有自媒体总结出了十种最有可能会被ChatGPT取

代的工作，也有自媒体列举了数种无法被ChatGPT取代

的工种。无论是哪一种，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似乎都榜上有

名。这是因为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

言处理工具，能够依托强大的语料库和使用 Trans-

former神经网络架构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与人

类顺畅地聊天，撰写邮件、文案、脚本乃至创作诗歌、散

文、小说等与语言文字相关的工作自然也不在话下。

早在2017年，机器人小冰就出版了号称“人类历史

上第一部完全由机器人创作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

窗》。在这一轮由ChatGPT引发的热潮中，也有人尝试让

ChatGPT进行文学创作，如模仿《百年孤独》的开头、模

仿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从呈现的结果上看，在这一

轮与人类经典文学的比试中，ChatGPT显得有些差强人

意，但也要看到，它的写作水平已经超过相当一部分普通

人。倘若对ChatGPT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再加上技术

的不断更新迭代，其写作能力的提高指日可待。而当这一

可见的远景到来之时，人类延续数千年的文学又该何去

何从？

不过，在现代语境下，“文学”并非是一个凝固的概

念，其所指也不是界限分明的。在追问ChatGPT对文学

的影响之前，我们实在有必要先对现代语境下文学的指

向作一个大致的区分。

对中国来说，文学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不过短短

百年，而以文学谋生也是现代稿酬制度完善之后才可能

发生的事。百年前的五四学人发起文学革命，陈独秀、胡

适等人以白话文学挑战艰深晦涩、为形式主义和迂腐思

想所束缚的古典文学，白话文学随之确立起正统地位，数

千年来为精英士大夫所把控的文学具有了面向平民的可

能。在新文化派的设定中，“文学”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

承载着涤荡传统污秽、革新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任。与此

同时，一种面向更广大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勃然兴起，趣

味、消闲、可读是通俗文学的目标。尽管与新文化派的严

肃文学追求并非截然对立，但因其根本旨向不同，雅、俗

难免分流。在这样的情形下，赚足一代青年眼泪的周瘦鹃

等通俗文学作家大概难以完全认同新文化派的文学理

念，而新文学作家也在一次次与通俗文学作家的论战中

巩固了所谓雅/纯文学的地位。

雅-俗的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得现代文学分疆

而治，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接入国际网络，互联

网大潮席卷而来，一种新的文学样态——网络文学应运

而生。在网络文学研究者看来，网络文学并非通俗文学的

网络版，它自有一套独特的文学机制；而与五四新文学相

比，网络文学的属性是“粮”而不是“药”，“是人类固有的

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只有到文学艺术的梦境里去

实现的‘刚需’”，类型小说就是其主潮。这样，互联网时代

的文学便进一步分层。尽管所谓的“雅”文学、通俗文学和

网络文学之间并非完全畛域分明，但由于其内部的文学

运行机制不同，用同一套标准来探讨ChatGPT对不同类

型文学的影响，难免不得要领。

就有着模式化的情节结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俗文

学和网络文学而言，ChatGPT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只

要给它丰富的语料库和足够的专门训练，抓取这两类文

学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对它来说应该不是难事。而到那

时，ChatGPT也许会实现流水化作业，人类则主要扮演

两种角色，一是依然需要高度发挥人类创造力、给Chat-

GPT设置“工程图纸”的文学设计师，二是流水线上的质

检员，其主要职能在于检查ChatGPT生产出来的产品是

否合格，并适当对其进行再加工，即可投入市场。而对不

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作家来说，ChatGPT的作用也许更

像一种辅助工具。如科幻作家陈楸帆就已经尝试过用

ChatGPT辅助创作，他承认目前ChatGPT写出来的文

字不一定能用，但“能给你一些感觉”。作家张悦然认为

ChatGPT能够帮助小说家完成写作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如查找资料。李敬泽等人则指出，小说生动饱满的细节将

是ChatGPT所无法取代的。

在文学创作领域，无论是作为生产工具还是创作辅助

工具，ChatGPT的前景都值得期待，但同样要看到的是，

无论是对哪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而言，人类都是不可缺席

的。事实上，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ChatGPT与文学的真

正距离是“实感”。我们不要忘了，没有人类便没有文学，以

人类的具身性体验为基点的实感才是文学的核心要义。

实感首先指向的是人类的肉身性体验。正如很多评

论者所指出的，ChatGPT作为一种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其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肉身性，有评论甚至断言肉身是我

们在与ChatGPT对抗时的唯一武器。肉身性的体验与人

类的听觉、感觉、触觉等官能性感受息息相关，这些感受

千变万化，人类目前积累的语料库恐怕难以描绘这些感

受的万分之一，即使精彩如施耐庵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时对味觉、色觉、听觉多种感觉的综合调动，白居易描写

琵琶声时的精彩比喻，也未能穷尽文学描写的可能性。这

些肉身性的体验，就像一个无穷的黑洞，只有依赖人类的

实际体验与无穷的创造力，才能呈现其冰山一角。无法体

验这些人类感觉的ChatGPT，只能依赖语料库的积累，

自然无法拓展人类肉身性体验的文学可能。

肉身性的体验只是实感的基点，基于肉身性体验所

产生的综合感受——复杂的感情和思想，才是人类与目

前的ChatGPT最大的区别。若仅就感觉器官的捕捉与传

导而言，假如ChatGPT能够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实现人机

结合，那么让人们沉浸式体验各类官能性感觉将是一个

短期内就可能实现的目标。但人类基于这些官能性感觉所

产生的复杂感情和思想，目前来看只存在于影视剧中的机

器人身上。对文学来说，它不仅要充分运用语言的模糊性、

歧义性来描摹人类的感情，更要在创作中生成复杂的思

想。ChatGPT爆火之后，著名理论家齐泽克曾坚持认为

ChatGPT并不能模仿人类语言中的多义性、自反性、含

混性，并坚持“思想恰恰是在表述（enunciation）中涌现

（emerging）”。依托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尽管ChatGPT

能否生成与人类语言般多义、含混的语言尚且存疑，但在

对多义、含混的语言运用中无中生有地创造复杂的思想，

目前来看，这恐怕依然是人类作家显著的优势。

退一步讲，如果将来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生成复杂的

思想，那么作家面对ChatGPT时还有什么优势呢？假如

我们依然记得五四学人倡导文学革命时的宏阔追求，依

然记得文学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生成的致力于使人类

社会变得更加良善的目标，以及无数伟大作家在面对时

代情势变动时的敏锐嗅觉和与社会形成即时互动的能

力，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依然是明确的。由新文学传统所

形成的强烈的现实介入感和社会责任感，通俗文学对不

同时期普通人阅读兴趣的捕捉，网络文学对网上冲浪者

精神需求的满足，都需要作家主体性的高度投入，需要他

们对社会现实的高度省察，需要他们对基于人类肉身性

体验和复杂思想感情之上的生存经验的创造性转化。而

这正是所谓实感最核心的内涵，也是ChatGPT与文学最

遥远的距离。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2022年8月，号称“最强绘画AI”的Stable Dif-

fusion模型正式开源，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合法下

载Stable Diffusion的模型，并在自己的设备上运行

AI图片生成模型，输入指令并生成对应图片。自Sta-

ble Diffusion开源以来，围绕AI图片生成产生了诸

多讨论。对于AI绘画，我们能看见截然不同的评价，有

人说它是人工智能拥有艺术思维的证明，是妙笔生花

的艺术家，也有人说它是无耻的剽窃者，通过拼贴已有

艺术家的作品生成图片。这些精巧的生成图片也让各

国的版权局犯了难：AI生成的图片是否拥有版权？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或许得从AI生成图

片的原理聊起：0与1组成的计算机，是如何“学会艺

术”的？

要理解AI生成图片的逻辑，首先需要理解计算

机如何读懂图片。我们在网络上接触到的大部分照片

与插图，大多是以位映射格式储存的，即将图像分为

无数像素点，最后转化为数组形式储存。不过，要想让

计算机真正“理解”图片却很难：不管是一张草地上的

小狗照片，还是毕加索的抽象派画作，在计算机看来

都不过是一连串的数字而已。究竟该怎么让它明白小

狗与抽象画作的区别呢？

一般来说，如果想要教会计算机做一件事，就需

要为它设计对应的规律。例如要教会计算机1+1=2，

就要先告诉它加号代表了什么，如何进行十进制的加

法运算。但很明显，我们没法清晰地总结出一个规律，

告诉计算机怎样的图片才算是小狗。人类的视觉辨别

能力与我们大脑中的经验与记忆密不可分，很难用简

单的逻辑语言去总结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这就轮到

人工智能技术出场了。通过输入大量图片与对应描述

以进行深度学习，不断完善现有规则，人工智能研究

公司OpenAI最后完成了CLIP（Contrastive Lan-

guage-Image Pre-training）的开发，即“基于文

本-图像的预训练模型”。在训练 CLIP 的过程中，

OpenAI收集了4亿个与文本对应的图像，耗费大量

算力资源，才在2021年1月完成了对CLIP的训练并

正式公开。借助CLIP模型，我们成功“教会”了AI如

何将图像转化为描述性的文字。

生成式AI则是反向的CLIP，它需要研究如何将

一个单词转化为一张图片，即“文生图”。显然，比起辨认画面内容，如何让

AI自由绘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就需要更多的学习资源与算力。这让

生成式AI模型的训练曾一度陷入僵局，直到Diffusion改良算法的出现，

为图片生成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借助Diffusion算法，Midjourney、DALL-E等模型在2022年陆续

问世。最早的几个模型尚不能正常绘制对称的人脸，但技术更迭的速度日

新月异，短短几个月间，主流的AI绘画模型陆续克服了人脸问题，在图片

生成的水平上也愈发令人咋舌。当绘画模型Stable Diffusion发布时，观

众甚至很难分辨AI生成图片与真人绘画之间的区别。

在这些令人惊叹的AI背后，投入的是大量的算力与训练图片。据

Stable Diffusion的创始人Emad Mostacque称，Stable Diffusion的

学习数据来源于从互联网上抓取的100000GB图片。Emad Mostacque

自豪地将Stable Diffusion称作“生成式搜索引擎”，用他的话来说，图片

搜索引擎搜索到的是已经存在的图片，而Stable Diffusion可以生成你

能想象到的任何内容。

但Emad Mostacque的说法却暴露了Stable Diffusion最大的安

全隐患。与图片搜索不同，在AI生成图片的过程中，丢失了一个重要信

息：作者身份。在AI生成的一张图中，分别参考了哪些画家的作品？从AI

生成的原理来看，这个问题很难得到解答。此外，这些在网络上抓取获得

的图片训练集，也存在版权方面的隐患。诚然，我们若是观看一幅画作，学

习研究其中的画法，并不需要为图片付钱，但将如果是将图片作为训练集

呢？艺术家与摄影家们往往只有在看见与自己的风格类似的图片生成结

果后，才会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AI“学习”的对象，但这件事

也已无从考证——毕竟不管是哪一种AI模型，都没有公开自己的训练

集，即便是开源的Stable Diffusion，也只公布了训练后的模型结果。除

了开发者，没人能知道他们使用了哪些图片资源，又侵犯了哪些人的利

益。对于这些图片资源的创作者而言，维权之路难于登天。

如果说被用作训练集还能当是“吃了哑巴亏”，对于创作者而言，更直

观的担忧则来源于潜在的失业危机。客观来说，AI绘画已经可以快速批

量生成图标、建筑等游戏中的基础2D素材，原先负责绘制这部分素材的

游戏美术无疑遭到了最直接的威胁。“有了AI绘画技术就可以解雇游戏

美术”的传言在人群间流传，尽管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却有不少美

术信誓旦旦地声称，业内已经有公司“借助绘画AI替代外包公司”，甚至

于辞退游戏美术。无论这些令从业者倍感不安的传言是真是假，据悉，确

实已有不少游戏公司开始使用AI辅助作图。尽管目前的AI绘画仍存在

版权上的隐患，但只要对画面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二次修改，即便是业内

人士也很难分辨人工绘画与AI绘画之间的区别。换言之，即便使用了AI

绘画技术，消费者也很难知情。

这种做法逐渐催生了消费者的不信任，有不少游戏玩家仍旧不能接

受AI绘画，将使用AI绘画技术视作“不用心”的表现。为了维护自身权

利，他们尝试分析图片中的细节，寻找AI的蛛丝马迹，这无疑带来了严重

的信任危机。有的游戏因为使用了AI绘画而遭到玩家攻击，也有未曾使

用AI绘画的游戏美术遭到玩家质疑，不得不借助展示作品图层、录制视

频等方式自证清白。

与此同时，版权法也遭遇了进一步的挑战。随着Controlnet等AI绘

画插件的出现，绘画AI现在可以分析某一幅画作的深度图，借助深度图

生成相同景深、造型的画作。这种做法是否应当被判定为抄袭？目前来说，

我们的法律条款尚不能有效管理、规制这种行为。而在版权方面，各国版

权局提供的说法亦是众说纷纭。对于AI绘画是否能够拥有版权，各个国

家的版权局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2021年8月，在澳大利亚，法院裁决

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发明者申请专利，而在2020年9月，欧洲专利局驳回

了一位“AI申请人”的要求。2022年到2023年期间，美国版权局多次拒

绝了AI绘画作品申请版权的要求，根据官方说法，AI绘画作品不能证明

人类作者对作品进行了充分的创作性投入，所以“缺乏维持版权所需的人

类作者身份”，无法申请版权。

但在2023年初，漫画《黎明的查莉娅》（Zarya of the Dawn）给美

国版权局出了个难题。艺术家Kristina Kashtanova在AI绘画工具Mi-

djourney中，借助关键词与描述，生成自己想要的图片素材，再将它们按

照漫画的方式拼接在一起，最后配上台词，造就了一部AI绘画与人类“共

同创作”的漫画作品。很明显，人类作者在漫画创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美国版权局很难以“不能证明作者对作品进行了充分的创作性投

入”作为拒绝的理由。对此，美国版权局决定将作品分为两部分看待：艺术

家获得了“文字、视觉元素的协调和编排部分”的版权，但并不保护由AI

绘画工具Midjourney生成的图片版权。换言之，美国版权局依旧不打算

承认AI绘画拥有版权，这也为反对滥用AI绘画技术的艺术家们提供了

新的支持。

AI绘画之外，人工智能语言模型ChatGPT4的发布近一段时间以来

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如今，ChatGPT的应答准确度日益攀升，AI绘画

的精细化调整与模型训练也在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生成式AI将走向何

方？究竟是会为人类减负，还是成为人类岗位的竞争者？在技术飞跃的当

下，没有人能够妄下定论。但有一件事是不变的：技术，应当服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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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元宇宙”概念的火热，

“虚拟数字人”在影视、游戏、传媒、生活服

务等领域也愈发活跃。作为虚拟数字人中

进行偶像活动的一大分支，虚拟偶像从事

着与真人偶像相类似的唱歌、跳舞、综艺、

直播等娱乐活动，具有个性鲜明的身份设

定与作品产出，高度依赖于用户创作，与

粉丝的联系更为紧密。

虚拟偶像发展溯源

虚拟偶像起源于日本，脱胎于ACGN

二次元文化，在当代逐渐“破圈”并被更广

大观众所接受。世界上第一位虚拟偶像可

以追溯到日本动画《超时空要塞》中的明

星角色林明美，在剧场版中，她以一首《可

曾记得爱（爱·お ぼえ て い ま すか）》鼓舞

士气，给予异星人以文化冲击，造成敌军

叛变，最终终止了宇宙大战。她清纯美丽、

天真烂漫的少女人物设定和超凡动人的

歌喉曾打动了万千观众，之后以林明美偶

像名义发布的专辑也登上日本公信榜第

七名，获得超高的人气。

新世纪以来，虚拟偶像的进一步发展

得益于技术的加持。2007 年，初音未来的

《甩葱歌》红极一时，其背后是日本音乐软

件公司CYPTON与雅马哈集团“VOCA-

LOID 2”语音合成软件所建立的声源库，

通过分析、拆解、组合、调整人声音节，使

用户自主创作出完整的人声歌曲。为将它

包装成音乐制作软件，公司为软件设计了

绿色双马尾少女形象，取名为初音未来，

意为“来自未来的最初之音”。初音未来从

软件工具走向偶像明星，离不开网友的互

动参与和二次创作。2007年9月，网友OS-

TER project发布了初音未来的第一首原创

作品《恋爱中的VOC@LOID》，进而引发了

互联网共创的热潮，另有创作者结合免费

3D动画程序 MMD（MikuMikuDance），对

其进行了可视化舞蹈创作和视频推广，此

后初音未来的原创音乐及同人插画、手办、

游戏、动画等衍生作品层出不穷。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行业的发展，虚拟

博主、虚拟主播（VTuber）也出现在大众视

野中。2016 年，“绊爱”在 YouTube 上发布

了第一支视频内容，短短一年时间，粉丝

数量突破100万，引领了虚拟主播的热潮。

这些 VTuber 通过虚拟动画形象，在视频

和社交网站上发布日常 VLOG、游戏直

播、音乐舞蹈等视频内容，并获得流量和

关注,在国内也被称为虚拟 UP主（VUP）。

2018年被称为日本虚拟主播元年，彩虹社

和 Hololive 等日本头部社团相继入驻，并

采取以Live2D技术直播为主的运营模式，

彻底改变了虚拟主播的市场格局。

虚拟偶像构成要素

梳理虚拟偶像的发展历程可知，IP形

象、技术、运营构成了虚拟偶像的三大要

素，这也是推动虚拟偶像发展的底层动力。

第一，IP形象是立根之本。角色形象及

内容产出，是树立虚拟偶像IP形象的基石，

每一个IP形象，从外在的形象设计到内核

的性格设定，都需要经过反复的考究推敲，

具有鲜明的差异化特色。林明美作为最早

的虚拟偶像出道，代表着最原始的虚拟偶

像粉丝需求，其温柔可爱的外表和富有人

性魅力的性格是吸引万千粉丝的关键。而

世界上第一位虚拟主播“绊爱酱”则以“人

工智障”闻名，她笨手笨脚、傻里傻气、蠢萌

可爱的性格极具亲和力，她自称“人工AI”，

并以 AI的设定不断尝试探索人类世界的

新鲜事物，永远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出现，

为观众和粉丝带来欢乐和鼓舞。

此外，虚拟主播高度依赖于“中之人”

的表演和能力。所谓“中之人”，是在虚拟

主播背后进行操纵和直播表演的真人演

员，他们为虚拟主播提供声音来源和话题

内容，为 IP 形象注入灵魂。中之人的表现

水平及其与虚拟角色的契合度，决定了虚

拟偶像的质量。国内知名虚拟偶像女团

A-SOUL的歌手担当珈乐，在出道初期就

曾因中之人不懂得互联网“抽象梗”、无法

与粉丝接话茬、硬装高冷而备受差评，被

迫接受直播训练。可见在类网红经济的互

联网时代，中之人需要熟知二次元梗和网

络热门话题，才能胜任直播互动等工作。

第二，技术发展是动力之源。虚拟偶

像的发展离不开技术支持，初音未来正是

在语音合成技术和MMD动画建模技术的

探索与驱动下诞生的。2010年，初音未来举

办了第一场现场live演唱会，运用当时最为

先进的全息投影技术和现场伴奏，营造出

无与伦比的现场感和沉浸感，使粉丝在真

实的虚拟世界中享受狂欢的快感。“元宇

宙”概念的火热，更是将虚拟偶像推上风口

浪尖，当下三维图形生成技术、动态环境建

模技术、实时动作捕捉技术、快速渲染处

理、虚拟引擎构建、语音合成与交互技术、

语义识别技术、深度学习与多模态技术等

新技术的发展，也在积极为虚拟偶像赋能。

此外，更多的真人偶像也开始涉猎虚

拟偶像领域。2020年，美国说唱歌手Trav-

is Scott在游戏《堡垒之夜》中举办live演唱

会，粉丝与偶像都以虚拟分身的形式呈

现；“数字王国”将邓丽君转化为虚拟形

象，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举办虚拟演唱

会；黄子韬的虚拟形象“韬斯曼”、迪丽热

巴的虚拟分身“迪丽冷巴”等现象，都暗示

着虚拟偶像正在逐步突破二次元壁垒，与

现实接轨。在“元宇宙”时代，虚拟偶像同

样需要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技术的加持。

第三，运营模式是维稳之计。虚拟偶

像运营模式与真人偶像

有相似之处，但与粉丝

黏合度更大，并高度依

赖于粉丝进行二次创作

和推广。最早的虚拟偶

像初音未来和绊爱都选

择无偿公开 3D 模型，以

降低粉丝门槛。无论是绊

爱的模型洗脑歌曲《Ev-

erybody》，还是初音未来

的同人歌曲《世界第一

公主殿下》，都是互联网

共创的成果，粉丝和虚

拟偶像彼此相互成就。在中国，Vsinger 官

网也免费提供虚拟歌手洛天依的模型并

售卖声音库供粉丝自由创作歌曲，同人文

化的肥沃土壤滋养了一代代虚拟偶像。

此外，虚拟偶像还可以通过 IP 授权、

品牌代言等途径实现商业变现。虚拟偶像

外表身材极佳、舆论风险较低、代言费用

低廉、粉丝热度高涨，这些都是其相较于

真人偶像的优势所在。中国风虚拟偶像翎

（Ling）出道一年时间便与天猫、宝格丽、百

雀羚等大牌合作；虚拟时尚博主AYAYI更

是参加法国娇兰线下活动，与若干人气明

星成为朋友，并以“天猫超级品牌数字主

理人”的身份入职阿里巴巴，成为阿里巴

巴第一位数字员工。

虚拟偶像更是活跃在各大电视节目、

娱乐综艺、跨年晚会的现场，例如洛天依

便多次登上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央视春

晚等大型舞台，与真人互动表演。《跨次元

之夜》《跨次元新星》《上线吧！华彩少年》

《虚拟人成才计划》《2060》等综艺节目更

是将真人明星与虚拟偶像相结合，打造沉

浸式超真实的虚拟体验。

虚拟偶像问题现状

虚拟偶像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也逐渐

暴露出诸多问题。曾红极一时的绊爱、初

音未来的“过气”与“毕业”离开，映射出虚

拟偶像运营开发的弊病。“四个绊爱”的分

身化运营企划，是对中之人的无视和打

压；曾扬言“永不塌房”的虚拟女团 A-

SOUL 则由于珈乐直播休眠，引发了中之

人待遇低下、工作强度过高等纷争。彩虹

社和 Hololive 开创“直播箱”的运营模式，

使得虚拟主播数量激增，其质量却良莠不

齐，截至目前，彩虹社在 YouTube 上的虚

拟主播人数超过百位，然而彼此人设差距

甚远，模型质量参差不齐，中之人直播运

营的能力不够专业，许多博主身兼数职。

散养式的人员培养和人员管理模式，引发

了一系列 VTuber 素质低下、言行不当等

恶劣事件，鱼龙混杂的虚拟偶像也导致了

IP 知名度低、难以突破二次元圈、营收模

式单一等问题。

此外，虚拟偶像还存在资本力量薄

弱、营收利润低下，资本投入不重视内容

产出、只将虚拟偶像视作技术开发与实验

的过渡工具等问题。当下的技术设备和网

络运力也还存在缺陷，AR Live虚拟直播、

全息投影、动作捕捉等技术亟待升级，例

如 2020 年洛天依在李佳琦直播间由于技

术事故现场“翻车”，演唱全程无声音，为

消费者和博主双方都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虚拟偶像版权纠纷较为严重，

IP商业化程度较低。虚拟偶像的粉丝共创

程度较高，同人文化较为盛行，这也导致

了侵权界限模糊、版权管理松散、盗版产

品盛行、山寨周边猖獗等现象。

总之，虚拟偶像的发展，无论在内容、

技术还是运营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发展瓶

颈和局限，但随着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元

宇宙”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虚拟偶像生态

圈环境的规范净化，以及“元宇宙”概念下

未来世界的虚实界限进一步模糊，虚拟偶

像将逐渐向专业化、体系化、商业化模式发

展。在未来，虚拟偶像终将抵达真实世界。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数字艺术专业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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